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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历史文化研究

从出土文献看六朝时期西北地方法的特点
———以鄯善、河西、高昌诸政权与中原的比较为重点

李天石　 李常生

［摘　 要］　 本文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探讨了六朝时期西北地区鄯善、河西、高昌诸政

权法制建设的特点及户籍法、奴隶身份法的几个问题。指出六朝时期西北诸政权大多以六朝等中央

政府为正朔所在，在国家行政体制、社会基层组织、文化教育传统等方面，既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

又保持了与汉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成为除江南以外保存汉文化最多的地区，因此才能成为陈寅恪先

生所讲隋唐制度渊源的“河西因子”，深深影响到北魏的各项改革，成为隋唐帝国典章制度的重要来源

之一。

［关键词］　 六朝时期；西北诸政权；法律制度

六朝隋唐时期，在我国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新疆自治区的天山南、北麓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缘

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或称臣于六朝隋唐政权，或依附于某游牧民族势力，或独立存在的地方政权。由

于传世历史文献资料保留下来的较少，因而人们对这些政权实行了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及其特点了解甚

少。然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先后出土了大批相关的历史文献，其大宗除敦煌吐鲁

番汉文文书以外，还有?卢文、回鹘文、吐番文等各类民族文献。这些文献既有地方特点又有民族特色。

其涉及民族之多、涵盖内容之丰富、反映法律现象之齐备，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深入探讨这些法律

文献的地域特点及其与中原王朝法律体系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利用?卢文书、吐鲁番文书，对六朝时期鄯善王国及河西走

廊、吐鲁番地区高昌诸政权法律制度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比较与研究。

一、出土文献所反映的西北诸政权法制特点

公元 ３—６ 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的六朝时期。①自汉代以来，在西域地区，即有所谓的“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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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河西走廊地区自汉武帝正式设立四郡以后，一直隶属于中原王朝。二世纪末，东汉政权瓦解

以后，中原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大多数时间处于分裂状态。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了众多的

地方政权，但与中原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承袭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在海头（今

楼兰遗址）设立西域长史。下设戊己校尉驻在高昌（今吐鲁番）。同时在行政方面采取了两项重要措

施：一是从雍州划分出凉州，将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隶属于凉州刺史统辖；二是在伊吾设县，隶属于

凉州辖下的敦煌郡，进而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① 此后西域及河西的众多政权，包括鄯善王国、

高昌王国、河西的五凉诸政权，大都与六朝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出土的属于六朝时期西北地区的法律文献，分布并不均衡，其中主要有二十世纪初由英国

人斯坦因首先在我国新疆南部尼雅遗址发现的属于鄯善王国的 ３ 至 ５ 世纪的?卢文书，②在二十世

纪初至七十年代发现的属于 ４ 至 ７ 世纪涉及诸凉政权、高昌政权的吐鲁番文书。因此，我们的探讨，

主要以鄯善王国与诸凉政权、高昌政权为重点。

鄯善王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部，在汉代称精绝国，《汉书·西域传》载：“精绝国，王治精绝

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

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西通磗弥四百六十里。”史料反

映，东汉末年，鄯善人先后征服丝绸之路南道包括精绝在内的诸小国，建立起一个西至尼雅河，东至

敦煌的鄯善王国。此后，精绝（凯度多）成为鄯善统治下的一个州，最后随鄯善国灭亡，于公元 ５ 世纪

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所见的?卢文书，主要出自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腹地的尼雅遗址，文

书记录的多是公元 ３ 世纪至 ５ 世纪鄯善王国的世事。内容包括鄯善国王的谕令、贵族和官吏的信件、

各类契约和簿籍。③ 较之传世文献中关于鄯善王国的记载极少且极为简略的情况，?卢文献为研究

鄯善王国这一西域地方政权的历史包括法律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

中国传统法律的地域性，表现在立法的地方性差异，包括中央、地方行政设置的异同，各层次机

构部门立法的差别，中央政府对特殊地区制定的特别法等。从尼雅遗址出土的一千多件?卢文书可

见，鄯善王国虽是西域的一个地方小政权，但其法律制度已比较健全完备，且有其地方的民族的特

点。④

当时已有成熟的国家成文法。在各类文书中经常出现“根据国法”（３１、３３、２１９、２２３、４０８ 号），

“根据法律”（１０、１１３、４７４、４８４、５６１ 号）“依法作出判决”（１、３、７、９、１３、４２３、５５５、７２９、７３０、７４１ 号），“依

据原有国法”（１９、２４、２９７、４３５、６３６ 号），“根据相应之法律”（３８ 号），“国法无此规定”（４０３ 号），“不

得非法占有”（３ 号），“本朝廷曾制定一条法令”（１８ 号）等说法。从?卢文书中大量的案例及相关资

料可以看出，鄯善王国法律制度大体有如下一些类别与特点：

第一类：行政法规。这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法规。在中央行政体制方面，鄯善王国明显具有

绿洲城邦政治体制的特点，其法律规定鄯善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就财产、税收、土地、水

利等众多问题经常向地方首脑发布喻令。其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基本是统一的，国王既是最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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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也是最高司法裁判者。中央干涉的案件，大到人命案，如 ５８ 号文书女子被杀案、①１４４ 号文书

殴人致死案，②小到一般民事纠纷。如 ９ 号文书，国王喻令州长处理乌波格耶申诉其妻被人殴打致使

流产案；③１１ 号文书国王喻令州长处理关于莱比耶与尹吉耶关于养子争执案。④ ２１ 号文书关于一头

骆驼所有权的争执案；１２４ 号文书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案件。⑤ 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件小牲畜归属权的

纠纷。如 ４１２ 号文书涉及的即是叶波怙与乌迦左关于一只绵羊的归属争执。⑥ 由此可见鄯善国王对

于地方事务干预之广泛。这显然是西域绿州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

从经济法规的角度看，国王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例如在关系国家命脉的税收方面，国家据

“原有法律规定”，已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税收体制。税务官员有专职的，也有由地方官兼任的。（８６、

５２０ 号）税种则有人头税、实物税、劳役税等多种。４６ 号文书规定，“百户中丁男拒不赋役”，要给予惩

处。“原有法律规定，丁男须赋百户之役，女子不赋领地之役。”⑦５７ 号文书称，“今年税收已预算出和

往年一样”，“应将欠税和今年的税收一并交来。”“不得隐瞒”，⑧７０ 号文书则是追欠交被侵吞四年的

税收。⑨

根据法律，国王不仅掌握世俗行政权力，而且对于僧团及僧界事务，也拥有最高的控制权，鄯善

国国王信奉佛法，僧界法规，或曰宗教行政法规，皆由国王统一制定。４８９ 号文书载：

僧界之规章……应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夷都伽·摩诃祗梨陛下在位之 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都城之僧界制定凯度多僧界之规章。据闻沙弥对长老不殷勤，对老僧人不服从。

关于此事，现由陛下当各级僧人之面规定这些规章。”瑏瑠

文后接着列出了一系列僧界必须遵守的法规。此文书反映，在鄯善国第 ４ 位国王马希利在位的

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国王当着僧界众僧人之面，“制定僧界之规章”，都城以及其他各州僧界，都必须遵

守国王为僧界制定的法规。这说明，国王实际上是直接掌控着全国僧界与僧人的。这种制度与中原

政权后来与宗教界的关系十分相似。

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规方面，从文书可见，王室主要通过设在各地的行政机构实现其统治。地

方政府的官员，主要是由国王委派。他们名义上都向国王负责，但从一些文书也可以发现，国王有时

为了一件事务不得不多次发布谕令，这表明，国王的权威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是绝对奏效的。从文书

可见，地方官的职责一般是：人口登记，税赋征收，地方司法，守备国土，供给使节，传递信差等。７２９

号国王谕令中曾说：“任何人不得以非法手段办理国家事务。”瑏瑡显然，在鄯善国家行政运作已是严格

法制化了的。

第二类：刑法律令。这涉及到抢掠、斗殴、伤害、盗窃、强奸、诈骗等刑事案件，此类文书有较大比

重。如 １ 号文书反映，黎贝耶的二头牛被莎的士卒抢走，其中一牛已送还，另一牛被宰杀，为此国

王命令州长檀伽：“争讼务必由汝亲自详细审理，依法做出判决。”瑏瑢９ 号文书是乌波格耶向国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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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其妻子遭受掳掠、殴打致使流产之事，国王下谕令处置。① １８７ 号文书，系为财产分配家庭内殴斗

造成伤害之事。兄因打伤其弟而被判严重处罚：除了“责打七十大板”外，附带赔偿奴隶一名。判决

书还特别规定：“故从今起，其兄长殴打幼弟及父亲殴打其子者，由此案做一了结……此兄弟中无论

何人伤害其他，均应制止。”这件文书涉及到家庭内犯罪，由此引出朝廷通行的规定，性质正如刘文锁

指出的，“带有判例法味道”，②对旧有的家庭法中那种偏袒年长者（兄长或父亲）一方的倾向进行了

纠正。这与中原汉族长幼尊卑之秩序森严不可颠倒的法律规定形成对比。

３３９ 号文书涉及败诉一方不但不履行判决，反而将原告的父亲“手脚捆住，进行殴打”。５４０ 号据

苏难多（Ｓｕｎａｍｔａ）报告，迦凯那（Ｋａｃａｎａ）无理将其殴打，他被抓住睾丸，剃光头。③ ７１９ 号国王谕令

涉及到一起强奸案。“有一 ｖｅｓｉ 女子，名曰詹檀若耶（Ｃａｍｔａｍｎｏａｅ），被沙迦贝耶（Ｓａｇａｐｅｙａ）和伏伽

（Ｐｇｏ）从彼处无理拉走，并将其强奸。”女子主人黎弥那（Ｌｙｉｍｉｍｎａ）者为此向国王控告。国王要求地

方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应即刻对此案详加审理。该女子詹檀若系私有之物，应交还黎

弥那。彼欠沙迦贝耶和伏伽之物，亦应偿还。”④这显然是因为债务纠纷而引起的报复行为。

第三类：民法类文书。涉及各类民事纠纷，如财产权利、婚姻纠纷、人口领养、奴隶买卖、牲畜损

害、埋藏物归属、继承、赔偿、债务、借贷、租赁、抵押、赠与、买卖、转让、交换，代理、合伙、赎买、役权

等。此类文书亦占较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在鄯善王国，司法活动中涉及财产所有权的案例相对

较多。在许多案件中，特别强调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

第四类：诉讼法。从文书可以看出，鄯善民间的诉讼案，可以向地方官员提出，也可直接向国王

提出。起诉形式可分为自诉、私诉、公诉等，自诉又分为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另外，关

于上诉、裁决、举证、誓证、判决、法官、民事时效等方面，文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刘文锁对此曾做过

细致的分析。⑤ 我们认为与同时代内地中原的相关法律文书相比，由于鄯善地区的私有制度比较发

达，且似无中原民间提倡“息讼”的传统，因而相关的诉讼制度，内容涵盖面之广泛，涉及程度之复杂，

为六朝时期所特有，中原似乎到了唐律形成之时，诉讼法之复杂与内容之丰富程度，方可与之相比。

第五类：契约经济法。也是由于鄯善地区的私有制度比较发达，契约经济法的规定也相当成熟。

此外，鄯善王国有一种“韦伽领地法”，即贵族的封邑制度，贵族的封地属贵族私有财产。这种领地在

鄯善这个地方小国，似乎还比较普遍，其原因颇可研讨，或者是与鄯善人的来源或种族有关？此外，

在这种领地上的劳动者的身份也有必要深究。另外，从文书也可看出，鄯善王国亦有民间习惯法，或

曰世俗法。这种“民有私法”的现象，在中原及西域各地都是普遍存在的。

以上涉及六朝时期?卢文的法律文献，清晰地反映了西域地方社会的法律文化与制度，既具有

明显地方特色，也兼有西域地区绿州社会政治体制的普遍特征。

与鄯善王国相邻的吐鲁番及河西走廊地区，在六朝时期曾先后隶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

凉等政权。这些政权如前凉、西凉，是汉人所建，前秦、后凉，北凉是少数民族政权。此后在吐鲁番地

区，又出现了阚氏、张氏、马氏、$氏高昌王国。结合出土文书可以看出，⑥这些政权在国家基本法制

上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从政治隶属关系上来看，为了生存与争取正统地位，这些政权，多以南方六朝汉族政权为

正朔所在，向不同的六朝政权称臣，接受六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如前凉奉东晋为正朔，称臣于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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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发现的诸凉政权与高昌政权的吐鲁番文书，主要收录在《吐鲁番文书》第 １—４ 册中。



同时也接受前秦的册封版；北凉接受东晋凉州刺史之职，同时又称臣于北魏；西凉称臣于东晋，“冀凭

国威，统摄%裔，辑宁殊方”①，但也朝贡于北魏。后凉也曾两次遣使朝贡北魏：$氏高昌则先后臣属

于北魏、隋唐、突厥等。这种政治隶属关系上的两属甚至多属，是西北地方政权当时在政治上的特

点。

第二，在国家基本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上，西北各政权主要是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以汉文化系统

为主导，但也有变通。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行政建制上，基本与中原政权相同。在中央机构

设置上，汉晋时期，中央最高行政机构长官尚书令之下，一般设曹，如西晋、北魏各有三十六曹，而在 ５

至 ７ 世纪的高昌国，据陈仲安等研究，其中枢行政部门不称曹，而是在高昌令下称作部。高昌国的令

尹一职，是高昌国各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从文书记载来看，高昌国没有设立尚书省，高昌令尹一

职，即相当于中原尚书省的首脑尚书令。下有吏、库、祀、兵、民、仓、库等部。因为这是主管多种政令

的部门，故在门下校郎签后，由高昌令尹所属各部会签。② 这种制度，既继承了汉晋的遗制，又吸收了

诸凉政权的法度。

再如在地方机构的设置上，据《晋书》载，河西诸政权在河西地区完全继承汉制，实行郡县制度，

而且随着西迁人口的增多，增设了不少新的郡县。如张氏前凉，增设武兴郡、晋兴郡、广武郡、建康

郡、祁连郡、湟河郡、临松郡等。此外，在势力所至的西域地区也开始推行郡县制度，据顾野王《舆地

记》载，“晋咸和二年（公元 ３２７ 年），置高昌郡”，下设高昌、田地二县。③ 从此揭开了汉人政权在西域

设立郡县的历史。其后，前秦、后凉、北凉、西凉承袭此制，皆在高昌等地设置郡县。著名的《李柏上

张骏表稿》等出土文书，清楚地说明了前凉继魏晋政权在海头设立西域长史一职及其履行职责的史

实。④ 吐鲁番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３８４）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说明前秦不仅建立了

高昌郡，而且将郡下辖县扩展为三个，高昌、田地之外又增添了高宁县，县以下还设置了乡、里。据史

料记载，在张骏统治时期，前凉的地域曾向西域一直拓展至今塔古拉玛干沙漠整个西南一带、葱岭以

东，进一步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⑤

关于西凉、北凉的出土文献较多。如《西凉建初四年（公元 ４０６ 年）秀才对等文》、《西凉建初二年

（公元 ４０２ 年）功曹书佐左谦为以散翟定口补西部平水事》、《（北凉）功曹下田地县符为以孙孜补孝

廉事》、《（北凉）中部督邮残文书》、《（北凉）请奉符勃尉推觅通亡文书》、《建口某年兵曹下高昌、横

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等等。《建初十四年（公元 ４１８ 年）八月廿九日高昌郡高（昌）县都乡

孝敬里民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则反映了西凉等政权也在此地设立高昌郡县及其乡里制。⑥

第三，在文化上，中原士人的大量迁入及家学的兴盛，使河西地区成为仅次于江南的汉文化保留

地之一。西晋末年，中原将乱，许多士人迁向江南或河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轨主动求任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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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８７，《凉武昭王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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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孟宪实、宣红：《试论!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西域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

徐坚：《初学记》卷 ８ 陇右道车师国田地县注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８１ 页。关于高昌设郡的时间，自古争论不
已，经孟凡人、余太山、山口洋，王素等学者考证，现已取得较一致的结论。详见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
余太山：《关于李柏文书》，《西域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 １ 期；［日］山口羊：《高昌郡设置年代小考》，《小田义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
集》，真阳社，１９９５ 年；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

关于李柏文书，学界研究的成果不下数十种，如王国维：《罗布淖尔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载《观堂集林》卷

１７，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重印本。余不一一列出。虽然在文书具体年代的断定上有分歧，但学者们对于此文书为前凉西域
长史李柏的书信确信无疑。文书编号为日本龙谷大学图忆馆编藏号 ５３８Ａ、５３８Ｂ，图版见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简纸文书集
成》下册，成都：天地出版社，第 ５２９ ５３１ 页。

《晋书》卷 ８６，《张轨传》载，张骏“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
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得玉玺于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

载于《吐鲁番文书》，分见第 １ ４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９１ 年。



刺史，建立了前凉政权。“永嘉之乱”时，中原血流成河，而凉州相对安定。所谓“秦中血没腕。唯有

凉州壁上观。”由于大量士人的西迁，遂使寄寓于家族的学术文化亦随之西迁。这些士家大族成为各

个政权的依靠力量，使文教事业在河西大大昌盛起来。如张氏前凉政权时，“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

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①并向西晋中央推送“郡国秀孝贡计”。西凉时，

大兴文教，在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编号为 ７５ＴＫＭ９１：１１ 的《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虽首尾残缺，

但从仍存的 ７７ 行文字可以看出，第一道策文的主题是讲春秋战国之际，晋国智伯联合韩、魏之众攻

打赵襄子的事。此事最早出自《战国策》。第二道策文的主题出自《诗经·关睢》。因此无论从秀才

策试制度本身及策试内容来看，都与中原无异。② 高昌$氏王国曾向北魏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

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③吐鲁番出土了高昌时代诸多经史典籍写本

《毛诗》、《论语》、《孝经》、《孝经解》、《汉书》、《三国志》、《晋阳秋》、《谥法》、《急就章注》等，显示出

汉文化在这儿的深远影响。

河西诸政权包括高昌崇尚文教的这些措施，对于保存中原文化作出了贡献，史称：“永嘉之乱，中

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④陈寅恪在其名著《隋唐渊源制度略

论稿》一书中论及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时说：

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

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

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

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

晋之河西遗传。⑤

陈寅恪认为“河西因子”，“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

因而河西的文化典制，深深影响了后来北朝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来源。

二、出土文献反映的西北诸政权户籍法

在二十世纪西北地区出土的法律文献中，涉及六朝时期西北诸政权户籍与身份法的文书相对较

多，因而有必要专门研究。

关于鄯善王国户籍制度的具体内容，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反映。我们从《汉书·西域传》关于精

绝一地有“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及西域诸政权有关户口的统计数据推测，此地

应当有与中原相类似的户籍登记制度或相关的规定。

在鄯善王国的?卢文书中，有许多籍账类文书，但我们似乎还看不到明确为户籍的资料。稍稍

相近的只有几件，例如 ３３４ 号文书：⑥

正面：１　 甘怙左之女　 名甘支格耶　 寿勤之……

２　 妇人牟提耶之女　 名沙伽波伽　 补嫁至?蒂女神县

３　 爱力铠之养女……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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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 ８６，《张轨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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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 １２３，《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六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４ 年，第 ４１ 页。
林梅村：《沙海古卷》，第 ２１２ 页。



反面：１　 伽之母系?蒂女神县人……名曰……系法业之妻

２　 …甘之母，　 嫁至……县，现居?蒂女神县

３　 一女子，名曰……嫁至?蒂女神县，现系印吉之妻

４　 甘怙左之女，名曰安伽那……柯罗罗　 左归…名曰……

反面第 ４ 行的“安伽那”应即正面第 １ 行的“支格耶”之异译。

从这个名册登记的名字可见，其特点是人员皆为妇女，且所记主要是某人是某人之女，嫁往何

方。在著名的《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效谷郡计账》中，第 ３０ 行也记有：“息女女亲辛丑生年，两拾柒，

中女，出嫁受（寿）昌县郡民泣陵申安”、第 ３１ 行记有：“息女丑婢，丙辰生，年拾两，中女，出嫁效谷县

斛斯己奴党王奴子”。① 可见，此类女子姓名、出嫁于何处，皆在相关籍账的统计范围内。因此，３３４

号这个名册的性质虽难以确定，但这个名册的制定，应是依据与户籍相应的资料来登录的。

另据张家山出土西汉《二年律令》之户律规定：②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

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杂治

为；藏囗已，辄复针闭封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

从户律所列的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等与户籍相关的材料来看，汉代的户籍是

分为多种专门的登记形式的。有的学者分析了走马楼吴简的户籍，也发现了户籍的多种形式。③

第一种为：

简 １０４７７：佃妻大女毕，年五十八，算一…凡口若干，算若干，事若干（中），訾若干。

这是吴简户籍册中最典型的户口籍形式；

第二种形式为

简 １４：富贵里户人公乘胡冖年六十　 踵两足，

简 １１：妻大女年思年四十三礼子男要年。

简 ２０ 礼癙子男鲁年五岁　 鲁兄勉年八岁　 若病　 三人男，

简 ６：右礼家口食合四人，其一人女。

第三种形式为：

简 ７６３１　 县吏唐达　 年廿一

简 ７８６５　 县吏毛章弟欣年十五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

最后的第三种户籍显然是为专人集中登记的一种特别形式，如在此两简中，登录人皆为“吏“。

下简还记载了其中欣的下落。

相比之下，上引?卢文书 ３３４ 号文书，则是专门记录妇女出嫁至外地的情况，与第三种吴简户籍

有相似之处，很可能是一种户籍的材料。因为作为地方民户管理者，是完全有必要了解本地哪些人

包括妇女离开本地，去向何方，以相应的订正户籍。张家山出土西汉《二年律令》户律规定：“有移徙

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数盈十日，皆罚金四两。……民宅园

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谨副上县廷。”

可见，对于“移徙”的人员，汉代以来就十分重视，规定了若不依实登录惩罚的办法。户律中规定

０５３

①
②
③

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第 １ 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１７ 页。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第 １７６ 页。
汪小?：《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载《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０４ 年。



的各类籍账，应是根据不同的需要而进行的统计，都可能属于户籍的系列。①

从?卢文书可以看出，在鄯善王国的凯度多州，社会的基层组织为“十户”、“百户”，即十个民户

组成一个“十户”，十个“十户”组成一个“百户”。尼雅遗址中涉及“百户”的?卢文书多达 ３７ 件。在

“百户”以上，尚有行政组织“阿瓦那”（ａｖａｎａ），有人称之为县，有人称为“区”或“城”，再上层则是州

（ｒａｊａ或 ｒａｙａ），在这样一个行政体系下，很难想象政府没有户籍制度而完全凭各级官员的记忆来进行

人口管理。

与鄯善王国相临的诸凉及高昌政权，户籍资料相对来说要丰富得多。除了人们熟知的 Ｓ． １１３《西

凉建初十二年（４１６）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以下简称《西凉建初籍》）、②《西魏大统十

三年瓜州效谷郡计账》③（以下简称《西魏大统十三年账》）外，荣新江近年又最新公布了吐鲁番文书

２００６ＴＳＹＩＭ４∶ ５（１—２）《前秦建元二十年（３８４）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以下简称《前秦建

元籍》）。日本关尾史郎也比定出了两件高昌郡时代的户籍残片，一件是德藏吐鲁番文书 Ｃｈ ６００１ 残

片背面的《北凉承阳二年（４２６）十一月籍》，另一件是残存 １ 行文字的俄藏 ｘ ０８５１９ 文书背面，题为

《高昌郡高昌县都乡某里户籍》的吐鲁番文书。④ 学者们认为，《前秦建元籍》是反映时代最早，内容

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民籍。下面是荣新江等对此户籍的录文：⑤

（一）

（前缺）

１　 　 　 　 　 　 奴妻扈年廿五　 　 　 　 　 　 小男一　 　 得孙!坞下田二亩

２　 　 　 　 　 　 奴息男"年八　 　 　 　 　 　 凡口七　 　 虏奴益富年卅入李洪安

　 　 　 　 　 　 　 　 　 　 　 　 　 　 　 　 　 　 　 　 　 　 　 　虏婢益心年廿入苏计

３　 　 　 　 　 　 "女弟蒲年七新上　 　 　 　 　 　 　 　 　 舍一区

４　 　 　 　 　 　 贺妻李年廿五［新上］

５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崔!［年］

６　 　 　 　 　 　 弟平年［　 　 ］　 　 　 　 　 　 　 ［　 　 ］　 　 ［　 　 　 　 　 　 　 　 ］

７　 　 　 　 　 　 !妻□年［　 　 ］　 　 　 　 　 　 ［　 　 ］　 　 ［　 　 　 　 　 　 　 　 ］

８　 　 　 　 　 　 平妻郭年卅［　 　 ］　 　 　 　 　 ［　 　 ］　 　 □□□田□□亩

９　 　 　 　 　 　 !息女颜年廿一从夫　 　 　 　 　［　 　 ］　 　 得阚高桑园四亩半

１０　 　 　 　 　 　颜男弟仕年十四　 　 　 　 　 　 　 　 　 　 　 得江进卤田二亩以一亩为场地

１１　 　 　 　 　 　仕女弟训年十二　 　 　 　 　 　 　 　 　 　 　 得李亏（？）田地桑三亩

１２　 　 　 　 　 　平息男生年三新上　 　 　 　 　 　 　 　 　 　 舍一区

１３　 　 　 　 　 　生男弟#（？）年一新上　 　 　 　 　 　 　 　 　建［元廿年三月藉］

（后缺）

（二）

（前缺）

０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如杨振红即认为，汉代户籍并非仅指一种簿籍，而可能是由民宅园户籍等“五个子簿籍构成。”参见氏著《龙岗秦简诸

“田”、“租”简释义补正》，《简帛研究二○○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１ 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０９ １１１ 页。
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１ 辑，第 １１２ １２７ 页。
两件文书参见关尾史郎：《从吐鲁番带出的“五胡”时期户籍残卷两件———柏林收藏的“Ｃ ｈ６００１ ｖ”与圣彼得堡收藏的

“Д ｘ０８５１９ｖ”》，《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一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８０ １９０ 页。

荣新江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册，图版与录文：第 １７６ １８０ 页。



１　 　 　 　 　 　 ［　 　 ］　 ［　 　 ］　 　 　 　 　 　 □□三　 　 埽坞下［　 　 ］

２　 　 　 　 　 　 女々弟素年九新上　 　 　 　 　 凡口八　 　 得猛季常田四亩

　 　 　 　 　 　 　年九新上

３　 　 　 　 　 　 素女弟训年六新上　 　 　 　 　 　 　 　 　 西塞奴益富年廿入李雪

　 　 　 　 　 　 　 　 　 　 　 　 　 　 　 　 　 　 　 　 　 　 　 　虏婢巧成年廿新上

４　 　 　 　 　 　 勋男弟明年三新上　 　 　 　 　 　 　 　 　 舍一区

５　 　 　 　 　 　 明男弟平年一新上　 　 　 　 　 　 　 　 　 建元廿年三月藉

６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张晏年廿三

７　 　 　 　 　 　 叔聪年卅五物故　 　 　 　 　 奴女弟　 　 桑三亩半

　 　 　 　 　 　 　 　 　 　 　 　 　 　 　 　 　 　 　想年九

８　 　 　 　 　 　 母荆年五十三　 　 　 　 　 　 晏妻辛　 　 城南常田十一亩入李规

　 　 　 　 　 　 　 　 　 　 　 　 　 　 　 　 　 　 　年廿新上

９　 　 　 　 　 　 叔妻刘年?六　 　 　 　 　 　 丁男二　 　 得张崇桑一亩

１０　 　 　 　 　 　晏女弟婢年廿物故　 　 　 　 丁女三　 　 沙车城下道北田二亩

１１　 　 　 　 　 　婢男弟隆年十五　 　 　 　 　 ［奴］　 　 　 丁男三　 　 率加田五亩

１２　 　 　 　 　 　隆男弟驹［　 　 ］　 　 　 　 　［　 　 ］　 　 ［　 　 区］

１３　 　 　 　 　 　驹女弟［　 　 ］　 　 　 　 　 　 　 　 　 　 　 　 　 　 　 　 ［　 　 　 　 ］

１４　 　 　 　 　 　聪息男［　 　 ］　 　 　 　 　 　凡口九

１５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　 　 　 ］

１６　 　 　 　 　 　妻朱年五十　 　 　 　 　 　 　 丁男一　 　 沙车城下田十亩入赵□

１７　 　 　 　 　 　息男隆　 年卅三物故　 　 　 丁女一　 　 埽坞下桑二亩入杨抚

１８　 　 　 　 　 　隆妻张年廿八□□　 　 　 　 小女一　 　 埽坞园二亩入□□

１９　 　 　 　 　 　隆息女颜年九　 　 　 　 　 　 小男一　 　 舍一区

２０　 　 　 　 　 　颜［　 ］　 ［　 ］　 ［　 ］

（后缺）

张荣强依图版重新录入后，个别地方与此有出入。如第 １１ 行，“奴”字，录为“次”字。①

关于《前秦建元籍》的书写年代、地点、内容、格式、造籍日期、籍贯书式、文书类型等，荣新江、张

荣强等做了很好的探析，解决了不少问题，②这里重点对土地、奴婢问题再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根据户籍探讨一下高昌的土地制度问题。

前秦是氐族人建立的政权，３５１ 年，苻健自称大秦天王、大单于。３５２ 年，改称皇帝，国号秦，都长

安，史称前秦。至苻坚在位时，崇尚儒学，奖励文教。国势大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遂有意

一统天下。建元十二年（３７６），前秦攻灭前凉，此件文书年代为建元二十年（３８４），故此文书是在前秦

占领前凉八年以后所书。高昌具体接受前秦统治的时间，据王素考证，不会晚于建元十三年。③

《前秦建元籍》中关于土地登录的信息与内容，颇具代表性。户籍的第三栏，集中书写土地与奴

婢的出入情况。与其他文书相比较，我们认为能够反映出高昌地区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

综合来看，高昌地区，自前凉以来，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及阚氏、马氏、$氏高昌王国的统

０５５

①
②

③

张荣强：《汉唐籍　 账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５ 页。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土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 年第四辑。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

制度的变化》，《历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３６ 页。



治，其土地私有制是比较发达的。在中原地区，自商鞅变法以来，开阡陌、废井田，土地私有制发展起

来。但是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仍会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总是要采取一

些国家颁布的田制，将私有土地纳入国家的轨道。人们现在知道，汉代曾实行名田制度，而西晋占

田，北魏、西魏、隋唐几百年的均田制，无不体现出国家对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强力干预。

在《前秦建元籍》之前发现的《西凉建初籍》，作为吏兵籍，未有占有土地及四至的记载，而《西魏

大统十三年籍账》已是在均田制背景下制定的籍账，清楚书写了均田制下每户土地的数量与四至。

后来唐代的户籍与籍账，更是如此。

此次新发现的《前秦建元籍》，清楚地写明了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买卖进出的情况，但并未有土

地四至的记录。从各户占有土地数量有较大差别来看，其性质显然不是国家控制下的土地分配，而

是私人所有的土地。之所以要登录在户籍，是因为国家要据之征发赋税徭役。从现在发现的六朝时

期高昌地区的有关文献来看，在高昌这个地区，数百年来，土地私有制与货币经济是相对比较发达

的。与此相适应，从前凉到北凉，前秦、高昌王国，都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

策。①

第一，北凉时期，曾实行赀簿征税制度。赀税以乡为单位，诸户分别登记田亩，以田亩高下及种

植分别计赀征税。以下节引《北凉承平年间（４４３—４６０）？高昌郡高昌县赀簿》之一《预等户赀簿》

［北（大）图（一）（ａ）］：［二］：

１、冯照蒲陶二亩半桑二亩；２、常田十亩半；３、无他田十五亩；４、田地枯枣五亩破为石田亩二

斛；５、兴蒲陶二亩半桑二亩；６、常田十八亩半无他田七亩；７、泮桑二亩半；８、得张阿典（兴）蒲陶

二亩半；９、得阚衍常田七亩；１０、得韩千哉田地沙车田五亩；１１、得张绪无他田四亩半；（瓜）二宙

半；１２、赀合二百五十七斛；１３、赀合二百六十三斛。

（三）（前缺）７、阚衍桑四亩；８、常四十七亩七亩入冯泮；９、卤田十八亩半田地枣十三亩半三斛。

据朱雷研究，北凉时期，在高昌实行赀簿征税制。② 这种制度，田、园是计赀对象，为确保实行计

赀制度的公平，关键是要牢固掌握各户田、园产权的转移动态。“当户内出卖了土地，要注明何色田、

园若干亩入何人，而买进户内则必须注明得何人何色田、园若干。”上面节引赀簿中，阚衍户内记载常

田“七亩入冯泮”，则冯照户内记“得阚衍常田七亩”。此件土地产权转移的记录，表明了计赀制度的

关键所在。“一户内所有土地的变化，该户‘赀合’总额亦随之变化”。

由此赀簿征税制度可见，《前秦建元籍》中注明“得”、“入”的目的，同此赀簿一样，都是为了说明

产权的转移。《前秦建元籍》是前秦建元二十年即公元 ３８４ 年的文献，至北凉承平年间（４４３—４６０），

已相隔近六十年，然而，这样长的时间，虽然政权已屡有变动，不仅资产转移登录的原则没有改变，甚

至连使用的词汇语言仍然相同。

第二，“计田输银钱”制。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田租，在史书中有“计（田）输钱钱，无者输麻布”

的记载。③ 在吐鲁番文书中，学者们果然发现了依田地征银的证据。这里节引阿斯塔那 ７８ 号墓所出

《高昌将显守等田亩得银钱账》１１ 至 １３ 行：④

１１、赵洛愿陆拾步，得银钱$文，海惠师半亩叁拾步得银　 完居

０５６

①
②

③
④

关于高昌的土地制度，参见杨际平：《麴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上下，《新疆社会科学》１９８７ 年 １、３ 期；
关于赀簿制的研究，参见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敦煌吐鲁

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裴成国：《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赀计口出丝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王素：《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补说》，《文物》１９９６ 第 ７ 期。卢向前：《部田及其授受额之我见 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四》，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１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
《周书》卷 ５０，《高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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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陆拾步，得银钱壹文，索僧伯陆拾步，得钱壹文，思　 寺柒拾步，得

１３、银钱$文，道恺师肆地拾步，得银钱　 拾步，得银钱壹文。

很清楚，若要能够据土地征收银钱税，国家必须依靠对私有土地情况的了解为基础。①

第三，“计田承役”制。这是高昌徭役制的又一个很大特点，亦即民户根据占有田地的多少、好

坏，承担不等的徭役。这一制度的前提之一，就是国家掌握民众私有土地占有的情况。下面是阿斯

塔那 ９９ 号墓所出《高昌侍&焦朗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②〔前缺〕

田二亩半役，永为?。侍郎焦朗传，张武俊寺主尼显法田地隗略渠桃一亩半役听断除；次传

张羊皮田地刘居渠断除桃一园，承一亩半六十步役，给与张武俊寺主显法永为；为次听阴崇子垮

林小水渠薄田二亩，承厚田一亩役，给与父阴河集，永为?。通事张益传：索寺主德满师交何

（河）王渠常田一亩半，次高渠薄田六亩半，承厚田二亩半，次小泽渠常田三亩半，合厚田七亩半

役，听出俗役，入道役，永为?，次依卷（券）听张零子买张永守永安仅图渠，常田一分承四亩役，

次买东高渠桃一园承一亩半卅步役永为?。侍郎明荤传：记寺主法兴左官梁俗役常田二亩，听

入道役，永为?。通事张益传：高宁宋渠底参军文受田南胁空亭泽五亩，给与鞠僧伽用。———作

常田，承五亩役，永为?，次依（券）听。〔后缺〕

此文书，据同墓文书年代判断，在延寿八年（６３１ 年）左右，从计田承役文书可见，一般居民占有

的土地多在一二亩至六七亩之间。这多数人应是自耕小农。冻国栋曾撰文专门研究，③他认为，高昌

役制远因汉晋，近同魏周。但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点。高昌徭役的

重要特点便是“计田承役”，即根据占有田地多少相应地承担摇役，这是高昌普遍推行的制度。计田

亩多少承担徭役，在高昌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不仅是一般的土地，而且果园也要根据面积的大小承

担不等的徭役。据《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账》等文书来看，高昌的居民占有的葡萄园多是从

数十步至六七亩之间。只所以高昌能够实行这样的制度，一个前提是国家对私有土地情况的掌握。

这是为什么国家特别重视户籍中土地数据的统计。

以上种种证据说明，《前秦建元籍》注明土地田园包括奴婢的转移情况，目的是为了掌握民户私

有资产变动的情况。以便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与赋税的征收。

那么户籍中为什么除了转移与变动的财产进行登记，而没有变动的财产没有登记呢？④ 我们以

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上一次注册的户籍仍在配合使用，另一种可能就像前面对

汉代户籍的分析一样，国家户籍的种类分为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等多种，尚有专门

的籍账对没有变动的财产进行登记。

总之，六朝时期的西北诸政权，基于自己的历史条件，统治者制定了适应本国本地情况的一些政

治经济政策，这在户籍的编制与登录的方式方法上，也清楚地反映出来。

三、出土文献反映的西北诸政权奴隶身份法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身份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从出土文献可

０５７

①
②
③
④

卢开万：《试论麴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补遗》，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６４ ６５ 页。
冻国栋：《麴氏高昌役制研究》，《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文书中第 ７ 行：“桑三亩半”与 ８ 行“城南常田十一亩入李规”二行，张荣强认为不应象荣新江理解的那样连读起来，他认

为“桑三亩半”是“该户原在籍的赀产”，与下行“入李规之田”是两回事。此可备为一说，但户籍中仅有寥寥在籍的财产，而大

部分田产都在买、卖中，似于理不通。见氏著《汉唐籍账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３５ 页。



见，在鄯善、河西、高昌诸政权中，普遍存在着贵贱身份等级制度，其中奴隶身份法，尤其值得探讨。

下面将以?卢文献为重点，结合吐鲁番文献，对西北地区的奴隶身份制度进行研究。

在鄯善社会中，地位最为低下的无疑是奴隶阶层，其身份地位从沙海古卷 ４９２ 号文书可见：

致（诸州长帕特罗）耶和罗帕耶

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诸州长帕特罗耶和罗帕耶谕令如下：今有沙门修军上

奏，沙门云集将属于左摩伐提和雍格所有的一名女人抵押给他人，现云集己死。彼等曾呈交一

份报告。未经主人许可将主人私有之物出售，殊不合法。汝应对此案及誓约、证人一起依国法

进行审理。汝若不能澄清此案，应起草一份报告，内具誓约、证人，交适当的人送来。（封牍背

面）未经主人同意立下的字据，殊不合法。（底牍背面）关于修军……①

此案涉及的是关于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问题，从文书中“未经主人许可将主人私有之物出

售，殊不合法”一句可以看出，在鄯善国，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官府是竭力维护奴隶主的利益的。

所谓：“殊不合法”应是关于维护主人私有财产权包括拥有奴隶的合法性的法律。反映奴隶性质的文

书还有不少，如《沙海古卷》４９１ 号：

致州长索伽

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如下：今有众车向本廷起诉，彼有一奴仆，名觉吉，被苏毗人

抢走。彼后又逃回。关于此人，众车（残）……其他人对该奴仆均无所有权，彼属众车所有。②

此文书说明，根据法律，被外人抢走而返回之奴隶，所有权仍属原主人，其他人不能侵夺。再如

７０９ 号文书（王广智译文），反映的是某人导致他人奴隶逃失，而作为财产赔偿主人之事，这显然也是

鄯善王国固有法律的规定。在北凉的高昌，也有官府悬赏追捕逃奴的规定，如 ７５ＴＫＭ９６：２１《悬募追

捕逃奴赏格班示》：

１、还奴妇　 隗参军

２、浮游不出也，去九日

３、得者募毯十张。得者将诣唐司马祠收检

４、受募不负言誓也。③

这是北凉义和二年（公元 ４３２ 年）的文书，时间年代大致与鄯善国相近。可证两地奴隶制度有相

似之处。再如 ７１９ 号文书作为一篇诉讼仲裁文书，反映一名叫莱比没那的人称诉，舍伽比耶及钵瞿

“毫无正当理由”的将“作为彼之财产”的 ｖｅｓｉ妇女瞻檀诺阿从彼处拉走，请求官府处理，官府发给地

方官的命令则称：“关于此事，此处业已发出泥封契形文书二、三次。直至今日，汝尚未作出判决，此

事殊属不对。当汝接此泥封契形文书，该妇女瞻檀诺阿应交给莱迷没那”。至于“彼欠舍伽比耶及钵

瞿之任何物品，皆应向彼索取”。文书说明，即使欠人物品，也不允许随意抢劫奴隶作为抵押。再看

３９ 号文书：

国王陛下等等……：

顷据莱比雅报告，彼等之奴隶支迷伽未经彼等之允许，即将其女儿给伽钵吉之奴隶作养女。

该养女系由彼等抚养长大。奶费亦未付给。当，等等……。汝务必调查彼等之奴隶是否确属未

经彼等之许可即将养女给伽钵吉而未给奶费。（若确属如此），应由莱比耶向伽钵吉之奴隶取一

匹 ｔｉｒｓａ牝马或一匹 ｔｉｒｓａ马，而养女将完全归彼等所有。若有任何争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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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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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颇耐人寻味：莱比雅的奴隶支迷伽未经主人允许，即将女儿送给另一奴隶主伽钵吉之奴

隶作为养女。为此送女一方的奴隶主人将对方主人告上法庭。这实际是主人对奴隶的子女是否拥

有财产权的问题。从案情内容来看，主人起诉的依据，应是鄯善国关于奴隶子女仍然是主人财产的

法律规定，最后官府的裁决是令接受女子一方以牝马一匹抵押而结案。文书说明，在鄯善王国，奴隶

及其子女的身份地位，国家有着系统、完整的法律规定。

从文书中可见，主人对自己的奴隶，权力极大。拥有“打她，弄瞎她之眼睛、出卖、作为礼物赠送

他人，交换、抵押，为所欲为”之一切权力。１４４ 号文书是一件国王敕谕：

国王陛下等等……

顷据莱比耶向余等报告，彼有奴隶一名，名迦凯那者，因舍伽那殴打，致于第八日死亡。前

曾有口谕饬汝索没迦，需命证人发誓，若迦凯那确因舍伽那殴打致死，必须偿还一人。汝对此

事竟如此玩忽，时至今日，尚未作出任何决定，当汝接此泥封契形文书，应立即命证人发誓，若迦

凯那被殴打后未做任何工作［　 ］即行死亡，必须偿还一人。若汝不明实情，［……］写于信内。①

文书说明，莱比耶的奴隶迦凯那被舍伽那殴打，八日后死亡。文书中提到“若迦凯那被殴打后未

作任何工作…即行死亡，必须偿还一人。”如果迎凯那确实是被舍伽那殴打致死，舍伽那必须偿还莱

比耶一人，而被用于还债的人无疑是其主人的私有财产。从文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国王敕谕的重点

不是追究打死人者舍伽那的刑事责任，惩处凶手，而是强调赔偿一人了事。这里，死者仅是作为一个

具有劳动力的财产而对待的，而只要凶手赔偿了同样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即财产，此案即算了结。

凶手亦即没有任何责任了。敕谕中只所以需要索没迦说明迦凯那被殴打后未作任何工作即行死

亡，只是为了证明此人被殴后是因伤重死亡，责任完全在于舍伽那，而不是因为在迦凯那儿做了其他

工作而死亡。国王一再责备索没迦，称其“对此事竟如此玩忽”，并不是因为人命关天，打死了人，

而是因为没有及时赔偿奴隶主人莱比耶的财产损失。

由此文书不难看出，在鄯善王国，即使是在掌握法律的最高统治者那里，奴隶的生命也是没有保

障的。据此推理并结合大量文书中公开宣称奴隶主人对奴隶可以“为所欲为”，奴隶的主人将自己的

奴隶打杀，看来是没有罪过的。

对于奴隶的转让、买卖、奴隶的赎身事等等，?卢文书反映鄯善王国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总体

来看，鄯善王国的奴隶阶层，在法律上地位极为低下，与中原的奴婢、罗马的奴隶性质相类似。在高

昌等政权中，也同样存在着地位身份极为低下的奴隶阶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奴隶名籍及涉

及奴婢的案件，如《高昌某建等奴主名籍》、《买奴残文书》、《奴婢月廪麦账》、《翟绍远买婢契》等，②

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

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西北地区存在的奴隶制中，奴隶是否有财产权？２４ 号文书反映的内

容值得分析。

国王致州长

今有苏耆陀上奏本廷，现左勒正向彼之奴仆沙毗伽索要马债，彼等欲还此马而左勒无欲取

之，天子陛下赐予苏耆陀之宅地系左勒意欲所在，当汝接到此楔形木牍时，务必……动用主人私

有之物替奴婢抵债，殊不合法，汝务必根据原有国法做出判决……③

文书中左勒向苏耆陀奴隶索要马债，实意图占有苏之宅地，而国王认为，左勒“动用主人私有之

物替奴隶抵债，殊不合法”，国王命令州长“务必根据原有国法做出判决。”显然，奴隶不能动用主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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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还债，是“原有国法”，但此处同时也透漏出一个信息，即奴隶也是可以负债的，如果这一点成立，也

就是说明，奴隶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拥有财产的。与此相关，在 ３９ 号文书，一奴隶主人的婢女，

未经主人同意，擅自将奴婢的女儿送与他人作养女，为此主人将接受此女的一方告上法庭。① 有的文

书还反映出在鄯善地区，奴隶与主人的关系有时是较为松散的，有的奴隶可以转雇在外长达十余年，

这些现象值得探讨。②

前引新近发表的吐鲁番《前秦建元二十年籍》文书，登录了不少主人拥有的奴婢，如［一］片 ３ 行

的：“虏奴益富年卅入李洪安”、“虏婢益心年廿入苏计”，［二］片 ３ 行的“西塞奴益富年廿入李雪”，４

行的“虏婢巧成年廿新上”，荣新江对这些奴隶的来源做了很好的分析。从这些买卖的奴婢登录入户

籍来看，早在唐以前几百年的 ３８４ 年，即前秦建元二十年，民户中的奴婢及有关的转移、买卖等，已经

是需要登入户籍册了。结合长沙走马楼所出吴简户籍中的奴婢登录形式，综合分析，说明贱口登录

制度，早在魏晋时期已经形成，《西魏大统十三年籍账》说明在北魏西魏均田制时期，良贱身份在户籍

中的登录与区分，已经明确，中古的良贱身份法的一些特征、唐代的良贱身份制，渊源有自。

（责任编辑：蔡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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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０ 号国王敕谕文书反映一名为奥布吉的奴隶，远离主人芯摩犀那受雇于他人十年之久。３６４ 号文书反映凯色吉那使

用一名属于凯摩迎所有之奴隶已十二年。文书反映，如果奴隶不愿意回归原主人，奴隶原主人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合法的权

益。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奴隶原主人的利益。


